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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诞生于乡土社会的民俗文化不仅承载着乡村的集体记忆，而且所蕴含的伦理规范、互助精神以及集体意

识与当前倡导的“共建共治共享”目标高度契合，成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广西W村的具体实践就是典型例证，通过实际参与结合访谈法研究发现，该村依托国家级“节庆文化品

牌”，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裴圣文化节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将文化所承载的治理价值与文化

资本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在活化文化遗产的同时构建起文化传承与乡村治理的协同路径，解决了村民

凝聚力低、公共事务参与度低的治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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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k culture born in rural societies not only carries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villages but also em-
bodies ethical norms, mutual aid spirit, and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that align closely with the cur-
rent advocacy of “joint 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ed benefits”. It has become a vital pil-
lar for activating endogenous rural vitality and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ase of Village W 
in Guangxi exemplifies this approach. Throug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it was found 
that the village leveraged its nationally recognized “festival cultural brand” to deeply integrate the 
autonomous region-leve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ei Sheng Cultural Festival with rural govern-
ance. This transformed the governance value and cultural capital embedded in the festival into tan-
gible governance outcomes. By revitalizing cultural heritage, the village established a synergistic 
pathway linking cultural transmission with rural governance, effectively addressing challenges such 
as low community cohesion and minimal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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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乡村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罪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振兴。”[1]“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2]。民俗文化在乡村生活中是

重要的精神文化，其传承与发展对于乡村振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民俗文化在发展中表现出极强的

封闭性，发展受到了限制。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报告指出，民族地区传统民俗文化面临传

承主体作用发挥不足，同时也有学者提出民俗文化当前的传承制度建设不健全[3]、传统民俗人文生态弱

化[4]、传统民俗技艺传承人才数量不足、年龄断层以及性别比例不均以及传统民俗文化传承手段乏力等

多重挑战[5]。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文化多样性保护，更制约了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本研究以广西

W 村为案例，旨在深入剖析裴圣文化节对当地社区发展的具体影响及促进作用，总结民俗文化传承与乡

村发展治理的协同路径。 

2. 以往研究成果概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了文化遗产在减贫和社区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文化能够为社区带来经济收

益和社会凝聚力[6]。Seaga，Edward 在其研究指出民俗文化在社区发展过程中通过融合其他学科的内容

影响着社区成员的生活以及发展[7]。在中国农村社区的发展中，文化与各方面都有联系并发挥着独特的

作用，民俗文化作为在农村地区发展传承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在农村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经济

效益与文化传承上，民俗文化不仅能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还能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实现能带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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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又能将优良的文化传承的双重效应。显而易见当前乡村旅游多样化、个性化、差异化、特色化的重

要载体就是本土的民俗文化，其对乡村旅游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依托乡村旅游的发展能

更好的传承好、保护好、利用好民俗文化，有利于增强民俗文化保护的自主造血能力，实现民俗文化保

护可持续长久发展[8]。此外民俗文化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有：一定程度决定着居

民行为的观念和理念，以及具有教育和陶冶功能，提高社区居民的凝聚力，能够促进社区居民的人际交

往和和谐社会建设[9]。从国家层面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国家基层社会治理是一种互益互补

的关系[10]。所以活化非遗民俗文化，不仅契合社会与时代的关切，也发挥着维系乡村共同体，坚定文化

自信的重要作用[11]。具体来说民俗文化产业在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优势，并有学

者已经提出了民俗文化促进共同富裕的可实现路径建议[12]。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的发展中，需继

续坚持文化与经济双轮驱动，努力探索更加有效的途径和方法，推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文化

的繁荣，最终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和现代化[13]。 
依据现有研究来看，民俗文化在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德治)通过其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与独特的价值内涵，弥补了乡村自治与法治的不足，从而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的良好乡

村治理体系[14]。在这个体系中强调文化根脉与乡村发展的内在联系，能实现农村社会的良性调控与秩序

维持[15]。如内蒙古达慕大会[16]、贵州村 BA [17]等民俗体育活动不仅让村民以自身实践传承民族记忆，

更是在活动中强化了文化认同。在这种文化认同重构的过程中集体记忆会进行建构与再生产。也就是说

周期性的举办民俗活动能让村民能反复体验与感受传统文化，形成共享的集体记忆，并让民俗文化具有

强大生命力。以此来看民俗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协同发展能有效的促进村民的文化认同与乡村文化的振兴。

更为重要的在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核心是精神价值的重塑与内生力的激发，以文化铸魂推进乡村振兴

[18]。这一过程民俗文化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民俗文化保护性传承中[19]完善乡村文明精神建设以

及通过文化滋养提升乡风文明[20]并推动经济发展。 
作为极具地方特色的乡村文化，民俗文化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成为了乡村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民

俗活动的开展既保留了乡村传统文化的内核，又能随着时代的变迁推动新的文化资源不断涌现，实现了

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而民俗文化以其所具有的经济价值通过文化赋能[21]、产业融合(民俗文化旅游) [22]
等方式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文化振兴与乡村产业振兴协同发展。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民俗文

化参与乡村治理或乡村振兴推动文化保护，对民俗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契合性并未做更深入的探讨、

以及对民俗文化对农村社区发展的相互影响研究相对不足。本研究以广西北流市 W 村裴圣文化节为案

例，深入分析民俗文化与乡村治理的互动机制和实践路径。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质性研究范式，综合运用案例分析法、访谈法、田野观察法为研究提供多层次、多维度

的证据链，确保研究结论的深度与可信度。 
本研究以 W 村为例基于其高度的典型性与代表性，不仅拥有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裴圣文化节，还

在乡村治理领域获得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国家级荣誉；而且 W 村的裴圣文化节具有清晰的发展

脉络从自发行动到政府主导再到形成国家级品牌，其轨迹完整呈现了中国当代乡村民俗文化与现代化的

契合发展路径。以 W 村为例可以揭示文化资源是如何被系统性的整合进乡村的治理体系中，探讨民俗文

化与乡村治理的互动机制，以及理解文化政策、民俗文化商业化与地方变迁之间的关系。同时为全面了

解文化节的动态过程，本研究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时间跨度为 2025 年 3 月中旬至 4 月中旬，

覆盖了裴圣文化节的前期筹备、举办以及后期收尾三个阶段。此外本研究采取有滚雪球抽样法，确保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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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样本的多样性与代表性，针对研究目的选取不同村民作为访谈对象，再通过受访者的推荐获取更多访

谈者，涵盖村干部、乡贤、裴圣文化传承者、村民共 25 名，具体构成：年长村民(7 人)、中青年(6 人)、
村干部(2 人)、裴圣文化传承者(4 人)、乡贤(3 人)。 

3.2. 理论框架以及适用性分析 

本研究以文化治理与文化资本理论为基建，构建“治理–资本”的双核驱动框架，探讨在当前乡村

发展过程中，民俗文化作为如何核心资本通过一系列的治理实践与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互动，激发村落

的内生发展动力，从而实现民俗文化的创新性转化以及与农村社区的互构发展。 
文化治理是将文化作为社会治理的工作和手段[23]，通过文化资源的配置与优化等实现治理目标[24]。

将民俗文化纳入乡村治理就以文化治理视角来看就是将文化转化为治理资源与治理过程，以民俗文化中

的道德规范、组织形态以及仪式等结合乡村治理现状形成乡村治理体系。文化资本理论引入到本研究来

看，W 村的裴圣文化节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等就是它的文化资本；而它所具有经济资本表现为货币、

资产等实质性的物质财富；社会资本则体现为社会关系网络、信任资源和社会声誉等非物质资源。文化

治理理论解释裴圣文化的文化资本为何能以及如何在 W 村得到系统性的转化，这其中是存在着权力操控

的实践过程。在文化治理的逻辑下，政府与村干部将自发的民俗活动进行包装认证，申报“国家节庆文

化品牌”，运用国家权力赋予裴圣文化制度化资本，同时政府对裴圣文化资本的整合，不仅实现了对乡

村的规范化治理，也能使 W 村的文化资本更易管理并趋于商业化。因此文化治理是民俗文化得以“资本

化的前提”，通过权力的介入完成对民俗文化的价值转化，为民俗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协同搭建了平台。 
二者耦合点在于文化治理是对文化资本的调动与运用过程，文化资本则是作为文化治理的核心对象

与媒介。以这个框架对民俗文化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可以揭示民俗文化如何从传统“遗产”转变为乡

村治理的潜在“资本”，以及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民俗文化又将得到何种重塑。 

4. W 村裴圣文化节与乡村治理现状 

4.1. 裴圣文化节 

裴圣文化节是 W 村村民以纪念元代地方女英雄裴九娘为核心的地方民俗节庆活动。裴圣文化作为 W
村的一大特色活动，以往都是村民进行各家自行前往裴圣娘墓进行祭拜，活动规模较小，但至 2002 年起，

W 村在政府的带领下会在每年农历的三月十七日，举行裴圣娘节庆活动，后逐渐变成盛大的传统节日——

“裴圣文化节”，开始闻名各地并在 2016 年获评为国家级“节庆文化品牌”。 

4.2. 乡村治理体系 

广西北流市 W 村作为拥有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广西生态特色文化旅游示范村、第三

批乡村治理示范村称号的乡村，W 村坚持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健全“镇党委–村党支部–党员中心户”

党组织体系，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共建互联，深入推进“一村一警”“三官一律”

等治理模式在 W 村落地见效。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由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

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推行网格化治理，以村支书负总责，村“两委”班子为网格长，由乡

贤代表、党员、村民小组长当网格员，全村共划分 20 个网格，设立网格员 31 名，每个网格建立一个网

格群，实现了网格化管理全覆盖，充分利用基层力量治理乡村。 

4.3. 裴圣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契合性 

源于对元代女英雄裴九娘的纪念与信仰，裴圣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在当地乡村治理与文化传承中具

有较高的契合性。在 W 村的村规民约中体现了裴圣文化的精神内涵–团结互助、敬老爱亲、爱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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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内设立的“文明大讲堂”是以裴九娘的故事为教材，通过讲述她的英勇事迹将抽象的道德规训转化为

实际的本土榜样，使村民尤其是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处理村内公共事务时，村民志愿队秉承裴

圣精神中“保境安民”，激发了村民的自豪感与参与积极性；在矛盾调解方面，裴圣文化所倡导的和谐、

礼让精神在村民发生矛盾时更倾向于协商解决，形成了“有事先商量”的协商议事制度；更重要的是，

每年固定举办的裴圣文化节，通过共同的仪式，重温集体记忆，强化了村民的文化认同以及社区凝聚力。 

4.4. 民俗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张力 

裴圣文化节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品牌形象，激活了 W 村的经济发展动力，与 W 村的

乡村治理存在一定的契合性，但通过实际的田野调查发现，在裴圣文化参与乡村治理发展的过程中面临

着文化原真性与商业化等冲突，其主要源于文化商业化浪潮与治理权力关系重塑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

带动经济发展对裴圣文化节的文化内涵以及社区发展根基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1) 文化原真性与文化商业化的冲突 
从自发组织的社区祭祀变成精心策划的文化节，虽为裴圣文化塑造了品牌形象，但随之而来的商业

化也侵蚀着裴圣文化独有的文化原真性，其文化内核开始被弱化。访谈中，多名长者表达了对当前裴圣

文化商业化的失落感，“在裴圣文化节还没搞起来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准备祭品爬上那牛毛领去祭祀，

满怀诚意的求裴圣娘庇佑，但这个文化节搞起来后，游客开始比本地人还多，到处都在卖东西，什么节

目表演都是做给游客看的，但我说实在的有几个游客是诚心祭祀的？都是来凑热闹的，对那份对裴圣娘

的敬重都快要被淡化咯。”。这种文化神圣感淡化的背后实际上是村民的信仰与情感和文化商业化所追

求的效率与利润产生了碰撞。文化商业化的引入虽能带来知名度与推动经济发展，但将传统的祭祀空间

转为现代的消费空间，对村里老一辈而言，就是他们所追求的神圣文化体验转变为肤浅的表演，民俗文

化所具有的社区精神纽带作用开始被削弱。 
2)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分配公平性问题 
W 村的裴圣文化节所具有的品牌效益以及在政府的主导的商业化浪潮下，已实现为 W 村创造了实

际的经济效益。但由于初始并没有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直接暴露出利益分配中的公平性危机，引发了

对“团结互助”这一核心价值观的挑战。访谈中一位中青年村民就对这个问题表露了其真实想法，“文

化节刚起来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出人出力，维持秩序，打扫卫生，但是赚钱的时候就没考虑到我们了，

庙里摆摊卖香火的摊位和好位置的小吃摊都是给有关系的那些人摆的，赚的钱也是归他们自己，我们啥

也没得到，换谁能平衡？”。这种成本共担利益不均的现实，给村民带来了相对剥夺感，对村内团结也

带来了挑战。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是在 W 村治理体系中，村干部与乡贤作为治理精英，掌握着裴圣文化

节中摊位、场地等经济资本的分配权，他们会优先将这些资源分配给能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以及能实现

治理目标的群体(本地大户、商户等)。如某位村干部表示“文化节发展肯定要有本地商户的支持啊，要想

合作肯定要给点好处的，所以那些好摊位得先给他们，这样后续要他们配合参与治理以及提供经济资助

就都好说了”。故而就算村民贡献了具体的劳动，却无法在文化资本转化成经济资本的链条中获取应有

的回报，这种不公平感严重侵蚀裴圣文化所蕴含的互助精神内核，影响社区凝聚力的形成。 

5. 民俗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协同机制 

以实践来看，W 村的裴圣文化与乡村治理之间存在一体两面的关系，一方面裴圣文化内在的“团结

互助、保境安民”的精神内核为乡村治理德治与法治结合提供了价值遵循，另一方面文化节作为文化资

本卷入了市场化与权力博弈的旋涡中，不可避免的带来文化原真性消解、利益分配不公等内在张力。但

W 村通过构建裴圣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协同机制，不仅有效解决了文化资本转化过程中产生的内在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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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成功实现了文化与治理的协同互构。其协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5.1. 文化资源赋能乡村治理 

裴圣文化节在 2016 年获评为国家级“节庆文化品牌”，使 W 村成为 Y 市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和“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一个示范点。故而当地政府与村干部积极将裴圣文化所具有的文化资本

进行转化，通过与旅游、农业等产业融合，实现了向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转化。同时借以文化节进行

社区社会网络的构建，吸引外部资源的流入，增强社区的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W 村借由裴圣文化节的知名度通过吸引外资整合村内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建成颖川文化山庄、狮子

峰生态旅游景区等景点，走上了“乡村美、产业旺、村民富”的道路。文化节所带来的游客拉动当地的餐

饮、住宿、交通等消费，为相关产业发展起到带动作用，村民收入得到增加。 
自裴圣文化节规模化举办以来，W 村旅游收入年均增长 30%，建立了相应的旅游合作社，W 村的村

民都参与分红，不仅解决了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村民收入得到提升，实现了经济效益共享的局面，并

推动村内经济结构从单一农业向农文旅融合转变。通过文化节活动，村民们看到了民俗文化的价值，内

生发展动力被激发，积极参与到文化旅游、特色农产品销售等产业发展中，开发出具有文化特色的农产

品包装和品牌，通过文化节的展销平台，提高了农产品的知名度和销量；同时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的发展，

为村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包括景区工作人员、餐饮服务人员、导游等，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业机

会，激发了村民的创业热情，鼓励他们开展与旅游业相关的创业活动，进一步推动了 W 村经济的发展。

这些都为农村治理提供了夯实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提高了村民参与治理的意愿，为农村治

理吸纳更多的年轻人才，破解农村“输血难造血难”的困境，持续为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振兴

提供重要动力。 

5.2. 文化资产厚植治理根基 

裴圣文化经过多年的发展，既是 W 村的一个特色 IP，更是乡村治理的高效模式。在社会层面，文化

节的筹办将村民联系在一起，增强了村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了村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热

情，促进了社区凝聚力的提升。在访谈中不少村民都说文化节让整个村落更加团结，心都往一块聚。“在

裴圣娘庙会期间，不管是男女老少，大家都会自发捐款筹备活动资金，参与组织策划工作，懂得仪式流

程的长辈会带着年轻人一起进行布置，会舞狮、表演的会提前进行演练，从庙会开始到结束都是全村人

一起参与，共同把这庙会搞好办好”。而随着文化节知名度的提高也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自信，通过游客

对裴圣文化的喜爱和认可，村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本土文化的价值，从而更加积极地传承和弘扬传统

文化。如村民说道“这个裴圣娘文化节是我们这边最盛大的节日了，很多其他地方来的人都会来祭拜沾

沾福气，那几天都是挤满了人，那场面看到都欢喜，可热闹了！”这种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是构建“乡

村治理共同体”的粘合剂，使村民自发地积极地参与到村内公共事务中，遵守村规，维护村集体荣誉，

从而提高了 W 村的治理效能。年轻一代也开始投身到裴圣文化节的传承中来，他们从父辈手中接过传承

的担子，通过参与组织、策划、表演等方式深度认识掌握本地的传统文化，成为文化传承的新生力量。

不仅如此，在访谈村干部时，他们曾表示“在我们村，村干部以及骨干的选举会优先考虑那些懂得并认

可裴圣娘文化，参加过文化节筹备的青年，举办文化节相当于是对他们的考验，他们办得好才证明他们

有能力”。通过赋予年轻人责任、荣誉和施展才华的舞台，让他们在“干事创业”中完成文化的“体验式

传承。这些熟悉家乡文化、具备实践能力的年轻一代在实践过程中，他们逐渐由“文化参与者”成长为

“乡村治理者”，成为了村干部、网格员、乡贤骨干的后备军，为 W 村文化继承与乡村治理提供了人才

保障，使传统文化传承后继有人，同时也为村里的治理队伍注入了新的活力，保障了乡村治理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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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治理的实践过程中，裴圣娘文化中所蕴含的道德内核是村规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倡导的文

化价值观结合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了村民自治的行为约束。同时村内还成立了“民俗文化

理事会”，吸纳了村民代表、文化传承人、村干部参与，负责文化资产的管理以及村内公共事务(协调邻

里矛盾、社区建设)的治理，让文化组织成为乡村的“共治载体”，村民不再是治理的旁观者，而是实践

者。 

5.3. 文化治理激活传承活力 

W 村贯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村民自治制度，并通过整合村内资源形

成了政府引导、居民参与、多方协同的乡村治理体系。在这个治理体系中纳入了传统的文化元素，乡贤

骨干既是裴圣文化的传承者，又是乡村治理的实际参与者，村级事务决策上，基本上是以“乡贤理事会”

的传统议事形式解决村内大大小小的事情。“在村里遇到事我们会由村内推出来的事务主持人组织大家

开会进行商量，遇到纠纷也是，大家聚在一起有商有量的解决”。同时在裴圣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村

民将民俗中尊老爱幼、生态保护、邻里互助等优良传统转化为了具体的约束条款。这将抽象的文化形态

转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村民在遵循村规以及进行事务的决策时就是在践行传统的文化理念，使文化价

值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传承与实践。村内议事中心就是裴圣娘庙旁的古树，“我们平时村里有事或者举办

活动就在村庙旁边那棵古树下一起商量，邻里有些小矛盾也是在那解决”，村民活动中心就是文化节期

间进行民俗表演的戏台，“我们就喜欢在戏台那下下棋、聊聊天，晚上跳个广场舞”。W 村将闲置的文

化空间改造成治理空间，使文化空间因其持续的价值利用得到维护，公共空间成为了承载文化记忆与社

区联结的活化载体。W 村还善于将文化资源转化成可驱动的文化资本，成立了相应文旅组织，整合村内

文旅资源打造独具特色乡村文化 IP 和相关文化主题旅游景点，如裴圣公寒山庙、民俗文化广场等，深入

挖掘裴圣文化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不仅乡村吸引力与竞争力也让文化成为乡村发展的核心 IP，形成

文化保护与乡村发展的双向反馈。 
综上，W 村的民俗文化既是承载了历史与传统的载体，更是乡村治理的有效工具。该村的乡村治理

行为体现了文化治理的具体实践，它并非通过简单的行政掌控而是以引导和赋能的机制来达到社会治理

的目标。通过文化治理的转化，将文化资本转化为多种形式，为乡村治理提供物质基础，并夯实了治理

根基，而良好的治理环境激活民俗文化的传承活力，让民俗文化在治理中实现活态传承，形成互相促进

的正向反馈。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广西 W 村裴圣文化节的案例分析，揭示了民俗文化与乡村治理存在的复杂辩证的互构

关系。研究表明，裴圣文化节是 W 村的乡村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动态场域。

文化参与治理实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对于建立起独具特色的治理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商

业化与权力博弈的过程，伴随着文化原真性、利益分配失衡的风险。这种冲突与协同并存的现实，构成

了当代乡村文化治理的真实图景。本研究将文化治理与文化资本理论置于 W 村的治理实践中，揭示了权

力主导的文化治理在基层实践中的复杂性，即当文化纳入乡村治理体系并被转化为资本时，会催生新的

社会矛盾与权力博弈，深化了对文化治理“双刃剑”效应的认识，同时也表明文化资本的转化并非完全

公平，依赖于行动者在权力网所处位置，强调了文化在乡村场域中作为权力争斗关系的一面，为理解乡

村内部的阶层分化以及利益冲突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W 村在民俗文化与乡村治理的成功实践，是由于 W 村具有强大的基层组织，为文化节的规模化、品

牌化运转提供了组织保障，以及裴圣文化独有的文化内核为 W 村治理提供了珍贵的价值遵循，结合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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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与文旅融合发展的良好政策背景，为裴圣文化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外部动力与合法性。因

此，其他乡村在借鉴 W 村的实践经验的同时，不仅是效仿节日举办等形式工作上，更要着力构建平衡文

化赋能与包容性治理的制度框架，结合本土文化，以活化文化传承凝聚乡民人心，构建治理共同体破解

治理难题，实现从文化遗产的静态保护转为动态活用，在传承中赋能乡村振兴，走出一条具有文化特色

的乡村治理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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